編　後　語
　　我對井體結構的興趣，是農業工程研究中心環境組吳浚霖先生所啟發的。在民國80年，他給我看一張照片，上面是一些長胞的球狀組織，上面又長些絨毛的細絲。他問我：「你認為這是什麼？」我把照片擺來擺去，翻上轉下，看了一陣子，我搖搖頭：「我沒有看過這東西，那裡拍攝的？」他說：「在台灣雲林地區的一口水井中拍攝到的」「什麼？水井裡有這種東西，真是沒有想到！」我知道農業工程研究中心有一台井體攝影機，台灣的井非法加上合法的，至少有十萬口以上，但是能夠執行井體攝影的祗剩這一台，而他是台灣唯一知道怎麼保養與操作這台龐然大物的人。
　　他用挑戰卻誠懇的口吻問我：「那你知道這是什麼嗎？」我努力的回想過去讀過的書，看過的研究報告，我搖搖頭：「我不知道。」他嘆口氣：「如果連你都不知道，台灣還會有人知道嗎？」我微笑道：「井底之蛙知道吧！」而我必須做一隻挖井之蛙，到井體中仔細研究。八年來我們到處做問題井體結構的研究，在高屏溪畔看人家怎麼用噴氣法洗井；在雲林的濁水溪邊看水利會用硬盤法洗井；在彰化的大城看井濾水管破裂的形狀；在東港溪邊取井水回來培養也能長出那種球狀組織的鐵細菌；在台糖的甘庶田裡看芳草地方地下水監測井被硫酸還原菌的腐蝕；在高雄大樹的平台，看巨大井體上面的鐵銗；在溪州採井體的底泥看微生物是怎麼在井底呼吸；在刺桐的井邊連續監視洗井後的地下水質……我想台灣沒有比我們更熱衷井體結構的人。我們懂的愈來愈多，我們不懂的也愈來愈多，我們做的愈多，就發現我們還沒有做的更多。星夜下仍在測水位的滋味，被硫化氫沾到手指的臭味，被氯氣弄到幾乎不能呼吸，在墳場邊抽死人屍體分解流入的水，這些田間工作的經驗，真是迷人！
　　八年來，也應該把所知道的問題與解決方法寫下來。給後來的人，有一個踏腳石，可以踩在我們上面再往前去，台灣已經很久很久沒有有關水井的書了。
　　最近，吳浚霖又找我：「文亮！最近我在渠道內連續施灌豬糞尿，你要不要來看看？」
　　我一聞他身上的味道，就知道他在搞什麼。即豈是人搞的？我立刻說：「我不要看，我真的不要看！」
　　「來啦！你沒看過，你怎麼知道不要看？」，他笑的眼角都有些魚尾紋了。我說：「好吧！」，因為我的眼角也有些魚尾紋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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